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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命运修好:余秀华
爱欲书写的心理逻辑

姚　 亮
(深圳技术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中心,广东
 

深圳　 518118)

摘要:残疾深入骨髓地影响了余秀华的爱情和人生,她的情感和欲望被长期忽视,诗歌成为情绪的

唯一出口。 残疾给她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生活层面的,更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 通过考察其诗歌中对爱

和欲的反复书写可以重构出一个渐进的心理逻辑:自卑、压抑、崩溃、爆发、沉潜与提升,一个类似于螺旋

式上升的过程。 因为残疾,她受尽歧视和羞辱,得不到爱情,欲望无法纾解,久而久之,外在的打击逐渐

转化为自卑、压抑和强烈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审判。 这种负面情绪的累积必然导致崩溃和爆发,于是在诗

歌中表现为对“放纵”的书写,这是寻求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否则人就会像导管一样淤塞、破裂。 余秀

华的爱、欲书写没有就此止步,《给你》表现了宣泄之后的提升,该诗将爱情从关系性提升到本质性,从而

彻底解决对外部的依赖,个人存在的主体性和意义得到充分阐扬。 这个过程提升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及

其人生境界。 余秀华对爱、欲的书写是一场与残疾斗争的苦旅,也是彰显主体性和激发生命意义的“天

路历程”,展现了她与命运修好的炼狱般心路历程。 余秀华的创作不仅具有个人救赎的功用,还为类似

处境中的人提供了示范性启发,也丰富了中国新文学关于爱情的想象和表达,因而是一个特殊的标本,
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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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残疾的困扰

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余秀华成名了。 那是 2015 年 2 月,《诗刊》编辑刘年在午间的睡思昏沉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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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的诗歌这“一剂强心针” [1]179 唤醒,迅速地在杂志、网络平台推出余秀华诗歌专辑,余秀华“红”
了。 接踵而至的是铺天盖地的报道,电视节目和读者见面会连轴转,以十五万的赔偿结束二十年婚姻,
很快当选地方作协领导,诗歌被谱曲传唱,诗集、散文集接连出版和热卖,范俭为其拍摄记录片《摇摇晃

晃的人间》公映并获奖,诗歌同名艺术片《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亦开机拍摄。 余秀华已经不能被简

单地当作一个单纯的诗歌写作者,而是成为了一种广为传播的文化现象,一时颇有点“凡有井水处,皆
能歌柳词”的意味。 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为何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 刘年认为,余秀华之所以走红,其
必然性在于她弥补了当下诗坛的缺。 具体来讲,“她拿起了诗歌做武器,但不是报复,不是自戕自弃,而
是向命运和生活对她的不公,表示了轻蔑,她用诗歌传递给读者,她那我行我素的真诚以及对生命的信

念” [1]188。 刘年的直觉是准的,不过从阅读体验出发,我们更愿意说她以诗歌为凭借同命运和不公做了

顽强的斗争与磨合,这是一个与命运修好的艰难旅程,她用诗歌把自己从残疾带来的厄运与捆绑中一

步步解放出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悲伤、压抑、逃避、煎熬乃至崩溃的炼狱之旅,命运的怒涛与心灵

的惊雷全被揉进妥帖的文字里,成为今日文坛的别样风景。 由此看来,食指苛责余秀华对人类的命运

想都不想、把农民生活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不对历史负责,委实误会了她。 余秀华就是一个农民,甚
至是其中最卑微的一份子,遭受了何等的痛苦不言而喻,她的写作恰恰是处理这些题材。 作为一名身

处乡村的残疾女性,她在孤独的绝境中对苦难和人生的深入思索,难道还不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不

是对历史负责? 倘若对个体的命运和当下的生活都缺乏反省,又如何称得上对群体的关切和对历史负

责? 习惯了宏大叙事的人,往往有意无意漠视个体的处境和感受,这实际上是新文学史上的一种顽疾,
曾经风靡一时并且影响深远。 实际上,如果个体的命运和心灵得不到关注,“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就无

法深入人性的深处。
余秀华由小众诗人迅速成为大众关注的文化现象,固然是由于多重原因诸如身份(残疾、女性、农

民、诗人)特殊、欲望书写、网络便利、商业运作乃至部分人的窥私心理的合力所致,不可否认的是,至为

关键的因素是她对情感的书写,对爱情和欲望的直白而执着的表现在情感沙漠化的当下引起了共鸣。
有人统计,余秀华 2014—2015 年写作的诗歌中“爱”字的使用竟达 140 多次。 她在《朗读者》访谈中毫

不避讳地说,她写爱情属于“缺什么补什么”。 这一陈述无疑是可信的,主要不在于它呼应了“饥者歌

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教导,更在于它切合了诗人的真实处境。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比较真实地

说明了这个问题。 余秀华十九岁时应父母之命嫁给一个年长十几岁的男人,她说那时候还不懂事,一
结婚就感觉不适应。 后来开始写作,丈夫尤其不理解,“互相看不顺眼”。 丈夫为了生计一年到头在外

打工,聚少离多。 母亲看中女婿的健全,却顾不上女儿的情感,余秀华在这种夹缝中被久久围困。 “风
太小,恨倒不下去,爱立不起来 / 一棵草有怎样的绿,就有怎样的荒,雨淋不进去 / 风吹不出来”(《风吹

草低,吹不低草的荒》)表达的就是这种无奈。 缺乏新的契机与外来的力量(“风太小”),使得境遇无法

改变(“恨倒不下去,爱立不起来”),只能眼睁睁被活活困住,在此情形下,越有想法越觉痛苦(“一棵草

有怎样的绿,就有怎样的荒”),哪怕心有猛虎,也只能在笼中徘徊,无计可施。 余秀华说:“如果一个女

人一生找不到爱,人生就是失败。 我很失败。 爱情离我很远,正因如此,所以我不甘心,没有经历过真

正的肉体和灵魂之爱。”成名后,她提出离婚,母亲责备她心狠,主张为了一个完整的家不应该离婚。 余

秀华则反问母亲:“你活给别人看还是自己看?”于是,2015 年 12 月,当她终于可以在经济上掌控自己

的人生时,毅然决然地用十五万的代价斩断了二十年的婚姻。 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协议离婚办完后,
双方都有如释重负甚而皆大欢喜的感觉,想想她这二十年的处境,其苦楚便不言而喻了。 这种苦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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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便是残疾。
余秀华的诗歌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作品主题与作者的现实生活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 致力于残

疾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 Steven
 

L.
 

Riep 在论余秀华的专文中写道:“余秀华在诗歌

中记录了她残疾生活的种种经验。” [2] 实在是所言不虚。 本文虽以传记批评方法为参考路径,但并不

拘泥于严格的时间顺序,相反,我们更加注重文本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与心理逻辑,从这个角度对余秀华

的代表性文本进行释读,讨论作者的爱、欲书写凸现出的怕与爱如何塑造了文本、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

及文本与其生命的互文性。 正如她自己所言,因为得不到,所以她的诗歌很多写到爱情,并且是绝望的

爱情,读来令人悲伤。 “你睡着了的城市有人溺水 / 有人把爱情拴在一棵稻草上不断下沉”,她就是那

个把爱情拴在一棵稻草上的人,以全副身家性命作为赌注,然而结局也是注定的,所以她如同溺水的

人,在自己的爱情幻想中不断下沉,几乎丧命。 同时,余秀华是清醒的,她深深地了解导致这种令人疯

狂的病根:残疾———这让她的“身体、外貌不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朗读者》访谈)。 恐怕不能苛求她

潜意识里的男性中心观念,在她那儿,这不是一套轻飘飘的理论,而是必须直面的残酷现实”。 出版诗

集证明了才华,但证明的仅仅是才华而已,并不能改变命运。 绝望还是存在”(《朗读者》访谈)。 残疾

在余秀华那儿并不是“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 [3] ,而是深入骨髓地影响着她的生命,不仅

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可以说是巨大的破坏性影响———“我的一生是与残疾对抗的一生”,“至今

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残疾”。 因此之故,残疾带来的自卑感深深地压迫着她,因此萌生的自我否定如影

随形,甚至让她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有人爱我的时候马上退缩,害怕”(《朗读者》访谈)。
《心碎》的前两节铺陈桃花、蓝色的时光、裙子里的莲花、水声里的盼望……这一切美好事物都“不是我

的”;接着写道:“咖啡座前的那一个不是我 / 月上柳梢头的时候,那个人不是我 / 相濡以沫的一个不是

我 / 唱歌的不是我”,美好的关系也与“我”无缘,只有“流泪的那个是我”。 是因为“我”主观上做错了什

么? 还是因为“我”只一味索取没有付出? 答案令人黯然:都不是,相反,“把爱和生命一起给出的是

我”。 读者不禁纳闷:为何心碎的全是“我”? 所有的谜面在余秀华那里只有一个谜底:因为残疾。 这

是其爱情悲剧的症结所在。 “爱与背叛纠缠一辈子了,我允许自己偷盗 / 出逃。 再泪痕满面地回来 / 我
把自己的残疾掩埋,挖出,再供奉于祠庙 / 或路中央 / 接受鞭打,碾压”(《关系》),在爱与背叛中辗转浮

沉一辈子,“偷盗”不过是暂时的,“出逃”却没有出路,只能“泪痕满面地回来”。 既然悲剧的根源在于

残疾,因而“我”想将它掩埋、供奉或令其接受鞭打、碾压。 掩埋是回避,“供奉于祠庙”乃是祈求神灵的

医治,放在路中央“接受鞭打,碾压”是一种人类学家所说的消除厄运的民间巫术行为。 英国人类学

家、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在其《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一书中有集中深入的论述[4] ,石
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所记载的湘西苗族的“拿龙求雨法” [5] 即是此类行为,这些论述和

资料对于理解余秀华的诗句和心理十分有用。 这些举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想方设法摆脱残

疾。 由此可见,残疾对余秀华的影响深入骨髓,不是“被过度审美化了的疾病” [6] ,而是必须直面的生

命之痛,是主导其怕与爱的核心因素,诗歌中的爱、欲书写逻辑与之紧密相关。 可以说残疾是余秀华生

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爱和欲的无法落实则是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她的生命便在这轻与重的

两难之间寻求平衡,左支右绌,举步维艰,那些广为流传的诗句就是她在漫长苦旅中的心灵日记。 从这

些记录看,她有各种负面感受、煎熬和绝望,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自救,寻
求与命运修好,与自己和解。 下文将从余秀华的代表性作品中梳理这个与命运修好的线索,揭示其炼

狱般的心灵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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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抑与自我审判

余秀华曾说她爱过的人,虽然没几个,但每次结果都很痛苦,甚至遭拒后吐血[7] 。 此处无意窥探隐

私咀嚼花边,因为她对爱情和情欲的强烈渴望在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已经足够充分了,有涓涓细流,也有

浊浪滚滚,有细碎的悲伤,更有剧烈的疼痛,还有害怕、崩溃和放纵。 吊诡的是,爱和欲的缺欠带来的伤

痛为余秀华的艺术提供了滋养,开出来灿烂的“恶之花”。 她说:“要活着,得依靠幻想来活着。”诗歌便

是其幻想的产物,里面无论是“我”还是“她”通常都是余秀华的分身与化身。 现实的枯瘦贫瘠反而孕

育了想象的丰腴多姿,颇有点“诗穷而后工”的意味,《我爱你》即如此。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 这人间情事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 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我爱你》把“我”的怕与爱写得婉转而透彻。 “我”努力地经营自己,打水、煮饭、吃药、晒太阳、茶
叶轮换着喝。 这样“巴巴地活着”所为者何? 诗中三次出现的“春天”已经做了十分明确的暗示。 在中

国文化语境里,“春天”对爱情和性或明或暗的指涉源远流长,编织了许多精致的文本,无论是上祀节

的游春私会,还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情意缱绻,抑或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盛大喜庆,
再或者“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浪漫与传奇,“春天”几乎可以与“爱”互训。 在现代汉诗中亦不乏继承者,
穆旦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在《春》中写“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直呼“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而在《诗八首》里则写爱欲“青草一样地呼吸”,并在“你我底手底接触”中扩展为“一片草场” [8] 。 而余

秀华也贡献了“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 春天”,这是一个美好却令人悲伤的春天,充满了无望的盼望与

绵密的哀愁———“我”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强烈愿望,生怕惊动爱情,“巴巴”二字既充满卑微而虔诚的希

冀又隐含着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的担惊受怕:春天虽然美好,却也是“雪”(盼望)消融的时节。 巴巴

地盼望是情感本能的催促,却终于如同“突然飞过的麻雀儿”一样出其不意地被中断,第一节末诗行的

转换隐去了“我”的失落与忧伤,也许“这人间情事”本来只是“我”的幻想,那些美好的事物与“春天”
(爱情)的联系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罢了(“仿佛”一词可证)。 而下一节的开头,说话人已经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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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从沮丧中拉扯出来,“在干净的院子里”一句轻描淡写,谁知道背后浸透了多少泪水与哀伤,谁知道

这一行空白有多么漫长。 开篇第一行已经表明她是一个病人,“不适宜肝肠寸断”恐怕是她在悲伤中

勉强找出的理由自我劝慰。 “这人间情事 /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或许在别人的生活中连影儿也

没留下(“光阴皎洁”如常)。 纵然如此,这昨日情事仍然难以丢开,说话人开始“读你的诗歌”以寄托怀

念和回想,甚至想着寄一本书给对方,这缠绵的情意与没有结局的结局、有情与无情形成强烈的对比。
寄什么书呢? “不会寄给你诗歌”,因为诗歌记录了“我”的心事,“我”的悲伤,“我”的绝望,这是“我”
不愿意对方看到的;“我”要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诗人曾说她的“身份顺

序是女人、农民、诗人”,她是一个农民,一个江汉平原上的农民,对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很熟悉,如同她熟

悉自己的爱恋与悲伤。 既然这情事(从上文分析看很可能是一场单相思)已不可能,为什么要寄一本

书呢? 最后一节道出了令人心碎的答案:“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 春天”。 诗句戛然而止,读来

却余味悠长。 稗子为何提心吊胆? 稗子和稻子最初是极为相似的,在春天它们几乎没有不同,随着时

间推移,它们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于是遭遇也不一样,稻子被保留,而稗子被拔出来丢弃乃至烧掉,所以

稗子的春天必然“提心吊胆”。 “我”的爱恋和稗子的命运一样,都是注定的,无法更改,这种无望的盼

望所带来的绝望无疑更深更大,盼望越大绝望便加倍放大。 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多次使用稗子的比喻令

人印象深刻,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现出来”,“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

此” [9] ;诗人选用稗子这一意象兴许也有这重关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对经典文本的遥远回响带给

读者的冲击使得这首诗歌更具表现力。 “我”的爱慕如此卑微、惶恐、担惊受怕乃至毫无希望,就像飞

蛾扑火一样,必然到来的厄运让人扼腕叹息。 即便如此,“我”依然要告诉“你”:“我爱你”(标题)。 这

种宣告于对方而言也许并不重要(他可能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但对“我”来说却必不可少,因为它是

“我”的自我确认,是主体自由意志的完全彰显,一个处处碰壁被拒绝被否定的人尤其需要这种自我肯

定,否则久而久之其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变得虚无,人也因此而委顿。
这种刻骨的单恋并不是她刻意为之,实在是不得已,谁不期望双宿双栖举案齐眉? 然而,现实却是

残酷的———“当我对一个人示爱的时候,就如同摸一把横店上空的云朵 / 而一块土坷垃 / 一定会绊倒

我。 而酒刚刚醒来”(《一个人的横店村》)。 对人示爱如同高攀云朵,不但摸不到,还会被脚下的重重

障碍———有形的障碍如残疾、无形的障碍如自卑———绊倒,这些打击让她跌落幻想的云端、回到现实,
如同酒醒。 久而久之,反复的“规训与惩罚”让她只能压抑自己的爱和欲,让它在内心深处沉积。 “总
是快要熄灭的时候让我醉心 / 如同逃出一场劫难,而你我无损 / / 从春到秋,一只鼹鼠把一个洞越挖越

深 / 位置隐秘,避开了风吹草动 / / 爱如雷霆 / 熄于心口,又如灰烬 / / 我唯一能做到的 / 是把一个名字带进

坟墓 / / 他不停老去,直到死 / 也不知道这里发生过的事情”(《过程》)。 她将爱恋深藏,虽如雷霆却让它

如灰烬熄于心口,如同鼹鼠挖深洞避开风吹草动一样,她也成功地隐藏,对方至死也不知道发生过什

么。 爱欲的烈焰在内里熊熊燃烧,如同雷霆滚滚,却不得不被焖熄、掩埋,虽然表面上“你我无损”,其
实真正无损的只有“你”,“我”早已被一场场情欲啮噬得千疮百孔、焚烧得面目全非。 诗歌描绘的克制

和压抑惊心动魄,不动声色的叙述和内蕴的雷霆让诗歌张力弥满,宛若一个被无限压缩的高能质点,每
一次展读都能带给读者爆炸般的体验。 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过度压抑而无正当渠道宣泄,必然

会导致病态甚至变态行为。 将《积雨云》放在这个背景下读,体验到的便不仅仅是深情和悲伤,更有一

种病态的感觉。 这首诗歌描述的是爱而不得的尾随,发现所爱在送别新欢:“过了阳春大道,她就尾随

在他身后 / (她是一个笨重的女人,此刻却蹑手蹑脚。 她的身后 / 尾随着一团积雨云) / / ……/ / 她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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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来,看着他们挥手道别……/ / 多年以前,他也是这样送别她 / 他以为,这样一别 / 便是永远”。 多少

年过去了,“她”依然尾随着“他”,目睹“他”再一次送别一个她,如同当年送别自己一样;他却从未想到

多少年来“她”如同积雨云一样尾随着“他”,虽然笨重,却尽可能地蹑手蹑脚,不惊动“他”。 这是多么

令人心伤的尾随,一次次目睹着“他”的背叛,“他”的欢乐如针一样扎在“她”的心上。 然而,“她”从不

曾与“他”对面,只是尾随,在反复的伤害和无尽的伤痛中一如既往地持守着初心,那团积雨云里蕴蓄

的是她的眼泪。 这首诗歌里面有动人的深情,沉重的绝望,同时也隐藏着一种令人心忧甚至可能不快

的病态心理,这是长久深重的拒绝和自我压抑所致。 下例《可疑的身份》则是压抑所导致的另一种病

态:自我怀疑,自我审判。
无法供证呈堂。 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

能够燎原的火,能够城墙着火殃及池鱼的火

能够覆盖路,覆盖罪恶的雪

我有月光,我从来不明亮。 我有桃花

从来不打开

我有一辈子浩荡的春风,却让它吹不到我

我盗走了一个城市的化工厂,写字楼,博物馆

我盗走了它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一贫如洗

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潜逃

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于自己的灵

我穿过午夜的郢中城

没有蛛丝马迹

《可疑的身份》不是一首随意的游戏之作,乃是对自我的剖析与审判,是对内心深处矛盾的曝露。
全诗罗列了六组对立:火 / 雪,有月光 / 不明亮,有桃花 / 不打开,有春风 / 吹不到,盗走一切 / 一贫如洗,罪
人 / 法官,穿过 / 无痕迹。 所谓可疑,乃是指身份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 所谓摇摆,其实并非不停在这些

对立的要素之间反复变化,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使原本倾向于某一方的说话人不得不选择另一方:这六

组对立的前一方属于本性或者事实,后一方则是对它的阻止和否定。 将这首诗歌放在爱、欲书写和余

秀华的传记背景中,意义便十分醒豁了。 情感和欲望是其天然属性,由于残疾的限制,她无法得到爱

情,在反复的挫折中不断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求,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乃至对正当欲望的病

态钳制和自我审判。 “我”深知我一切的爱恋,如同火势燎原,如同江洋大盗的猖獗,可是终究被自己

禁锢,用雪掩盖,因为“我是我的法官”。 这是一场惨烈的自我围剿,是被现实百般打击而扭曲的理性

对情欲不问青红皂白的审判和野蛮镇压,这种严重的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是自卑与压抑反复作用的后

果,其根源在于残疾所导致的内在自卑与外在世俗偏见,加上屡屡受伤的忌惮,使得“我”宁愿将情欲

深埋于心,独自承受所有的煎熬,也不表露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 个中苦痛,也只有“我”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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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被我咬出血 / 却没有打开幽暗的封印”,“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 / 血肉模糊

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而这些恐怕永远属于“你没有看见”的“我
被遮蔽的部分”,在“幽暗的封印”下它们永远不会有浮出水面的机会。 这种不断压抑使得外在的关系

更加不可能建立,爱和欲无法抒发排遣,将自我包裹、围困于心灵的高墙中,如果不干预不改变,“幽暗

的封印”永难解除。

三、崩溃、放纵与涅槃

爱欲若流水,正确处理的方式不是堵塞压抑,而是疏导。 木心在《同车人的啜泣》里写道:“常以为

人是一个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 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一直到死,导管才

空了。 疯子,就是导管的淤塞和破裂。” [10]张爱玲的名篇《金锁记》便塑造了这样一个“淤塞和破裂”的
曹七巧,其后果是极具破坏性的,不断毁掉了自己,连亲生子女也被她以爱的名义毁掉。 读来令人胆战

心惊,因此夏志清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

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 [11] 。 在余秀华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不断压抑,因此,当我们读到压抑不住后的

爆发并不感到意外。 《就要按捺不住了》这个标题便足以表明她承受了太多的重压,再也无法按捺,一
场爆发如同山崩海啸铺天盖地而至,“连呼吸都陡峭起来,风里有火 / 你看到的,雪山皑皑是假象,牛羊

是假象 / 她给不同的人斟酒,眼睛盯着远方,远方一直远着 / / 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 眼睛里的灰烬

一层层洗去在泪水里 / 这泪水不再是暗涌,是戾啸,是尖锐的铁锥 / / 把她,把一切被遮盖的击穿 / 让沉睡

的血液为又一个春天竖起旗帜 / 竖起金黄而厚实的欲望 / / 但是她说一切都没有准备好 / 她还在午夜 / 她
说着说着,就被卷进去,没了头顶”。 真是一场生辣痛快的爆发,呼吸剧烈,空气燃烧,压抑的情欲冲破

按捺和审判,如同尖锐的铁锥“把她,把一切被遮盖的击穿”,一切世俗规矩和病态的理性以及长久的

压抑都被冲刷尽净;沉睡的血液重新翻滚沸腾,竖起春天的旗帜,那金黄而厚实的欲望何等可爱。 颤

抖、戾啸、击穿、竖起、陡峭、一切、尖锐等一系列动词和形容词的准确选用把这场爆发渲染得惊心动魄。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灭顶之灾”,一场打开久闭情感闸门的放纵。 诗歌说话人(或者说余秀华)同曹

七巧的最大差别就在“放纵”上,“放纵”救了说话人,禁锢、压抑、不放纵毁了曹七巧。 这是非常直观的

事实。 所以,从余秀华的爱、欲书写逻辑进展来看,要和命运修好、与自己和解,必须从压抑中解放出

来,而“放纵”便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是其通向救赎之路的必经驿站,如果没有这场生辣痛快的“放纵”,
恐怕她要步曹七巧的后尘了。 不过,“放纵”只是驿站,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必须通向下一个驿站才

是有意义的。 在这个语境下读《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不会突兀,分明感受到其爱、欲书写底层的

逻辑。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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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单从放纵而言,为余秀华赢得“荡妇诗人”诨名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成了吸引眼球的宣言

性和标签式作品。 但不得不说,这是一首点击率奇高而知音寥寥的诗。 大多数人也就是看热闹,没有

看到其门道,更没有看到它在余秀华关于爱、欲书写中的重要位置和功能。 放纵是对压抑的反拨与摧

毁,然而过犹不及。 余秀华非常清楚,单纯的情欲放纵并不是她想要的,她的诗歌有力地表明了这一

点。 以这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例,放纵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甚至只是个噱头性开始,它要

说的更多。
单就性事的肢体语言层面而言,说话人谓“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似乎并无不妥,无非是肉体

的碰撞和碰撞带来的快感(“花朵”),以及这种快慰带来的满足让人以为生命超越束缚抵达了自由。
然而,这种经验性的巅峰体验并不持久也非一劳永逸,因此性的吸引力实质上部分建立在它的缺欠

上———所带来的满足只是暂时的,长久的快慰需要不断尝试。 “误以为”三字明明白白地揭示了这一

错把暂时当作永恒的自欺。 倘若这首诗只是言说“放纵”,到此基本可以结束了。 尤其在今天这种即

时聊天软件无比发达的情况下,寻求肉体的满足哪用得着穿过大半个中国,此去不仅山水迢遥而且危

险重重:火山、大旱、犯人、刁民,还可能跟鸟兽一样一路遭受枪口的威胁。 一言蔽之,“大半个中国,什
么都在发生”,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放荡。 这是十分浅白的道理,醉心放纵的人尤其深谙此理。 但诗歌

的说话人和这些人不一样,甘愿“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不可谓不勇敢;“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

去睡你”,不可谓不痴情;“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不可谓不急切、不可谓不专一。 这一

节画面感、动感十足,“穿”“摁” “跑”三个动词以爆发性的力量将读者瞬间击中。 在“穿过大半个中

国”前面冠上勇敢、痴情、急切而专一这一连串描述身心全方位投入且意志极其坚定的形容词之后,
“去睡你”恐怕再也无法与“放纵”沾上干系。 相反,这些由第二、三节提炼的形容词彻底消除了诗题所

隐含的歧义,吸引眼球的噱头至此已经完成使命,不再喧宾夺主,诗歌顺利完成话题转换。 倘若这首诗

意在表彰爱情的忠贞与勇敢,到这里也可以结束了,但作者显然还未尽兴。 第一节写为了身体的快感

“去睡你”;第二、三节更进一步,写因为爱情“去睡你”;第四节还给出了一个“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

由”,从逻辑上判断,应该是一个层层深入的递进关系。 这多少有些让人纳闷儿,因为性和爱“去睡你”
难道还不够吗? 揭晓答案的唯一指望在这几个关键词:“春天”“故乡”以及被蝴蝶带入的“歧途”,指向

那个更高的理由。 春天,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生命开始醒来、舒展、绽放,这是生命的季节,在这个

季节中生命摆脱了束缚,尽情地舒展着,生动地诠释着自由。 故乡,是生命的起源处,也是人们念兹在

兹的情感归宿。 故乡与他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使人摆脱客居的身份从而“反客为主”,不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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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得到恢复,充分感受到自在,而自在便意味着自由。 因此,“春天”和“故乡”指向的是生命的最

高境界———自由。 稍微费解一点的是与之并列的第一句中所谓“歧途”。 惯性思维通常将其理解为负

面的、贬义的,然而,“歧途”的本义无非是另一条路径而已,也许并不更好,也不更坏。 需要留意的是,
“歧途”比“春天”“故乡”多了一个修饰性短语“被一些蝴蝶带入”,这是让它在功能上能够与后两个词

处于同一地位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蝴蝶往往是一个引人遐想联翩的意象,“庄周梦蝶”的
典故可谓尽人皆知了,这也是关于蝴蝶的最精彩想象。 历来聚讼的焦点是究竟谁变成谁的问题,这有

点买椟还珠之虞,其要义恐怕应该是变,也就是生命的自由转换,因此,庄周与蝴蝶的生命转换成为通

往自由与解脱的一个美好譬喻。 这与庄子哲学的宏旨是吻合的,他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所以不要执着于某一个具体的身份和形态,以为人形更殊胜;同时,也不要执着于生而厌弃乃至畏惧

死,死亡不过意味着生命的转换,并不是结束,所以他能够在妻死时鼓盆而歌。 这就是庄子哲学的超越

之道、解脱之法。 在这个背景中,“春天”“故乡”以及被蝴蝶带入的“歧途”的含义就十分显豁了,它们

所指向的是自由。 顺着诗歌的思路下来,说话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为了性、爱和自由,并且

三者不可或缺。 可是,为什么爱情可以给人自由?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解释,找到

另一半(获得爱情)使人回到完整状态———“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情欲就种植在人心里,它要恢复原始的

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成一个” [12] 。 《旧约·创世纪》里面提到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所造,那么,爱情使

双方重新合二为一,变得完整。 残缺意味着不自由,自由必然是完整的。 因此,爱情可以带来自由。
至此,诗歌由性而爱而自由,把作者所理解的爱情迷思、生命妙谛诠释得圆融无碍,读来心生欢喜。

回头再看诗题,有另一层意蕴浮出来:“穿过大半个中国”不仅仅是噱头,更是一场由欲而爱、由肉而

灵、由经验而超验、由他由而自由、由有限而无限的修行,是一趟点石成金的“天路历程”。 所以,这个

标题不宜随意化约,但也绝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需要,更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所决定的。 诗人所说“去
睡你”远非“两具肉体碰撞”,毋宁说它更是个艰苦的技术活,其前提条件不是今日即时聊天软件所暗

示的便捷,相反是九九八十一难般“穿过大半个中国”的苦行。 因此,这一动作是仪式性的,是一个通

往自由的“心灵转化” [13]过程,是那个去睡你的“必不可少的理由”。

四、沉潜与升华

在对怕与爱的书写中,《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余秀华的一首“集大成”之作,也是其爱欲书写

逻辑的转换之作。 在这场涅槃之后,新生可期而至,《给你》便是这个逻辑链条的终点。
一家朴素的茶馆,
面前目光朴素的你

皆为我喜欢

你的胡子,
昨夜辗转的面色

让我忧伤

我想带给你的,
一路已经丢失得差不多

除了窗外凋谢的春色

071



姚　 亮　 与命运修好:余秀华爱欲书写的心理逻辑

遇见你以后

你不停地爱别人,
一个接一个

我没有资格吃醋

只能一次次逃亡

所以一直活着,
是为等你年暮

等人群散尽,
等你灵魂的火焰变为灰烬

我爱你。

我想抱着你,
抱你在人世里被销蚀的肉体

我原谅你为了她们

一次次伤害我

因为我爱你

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
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

但是我从未放逐过自己

我要我的身体和心一样干净

尽管这样,
并不是为了见到你①

从字面上看,《给你》并不存在很多理解上的障碍,《朗读者》的现场观众被它打动的便不在少数。
相对而言,这是一首洗尽铅华的诗,它的朴素反而造成一种沉着的力量。 说它朴素,主要是情感上的淡

然平和,没有那种情感的剧烈爆发和跌宕起伏,更多的是饱经沧桑后的平静诉说,内敛平稳但不乏力

度,有绵里藏针的效果。 痛苦、悲伤依然在,但已经淬去了火气,沉淀出一种绵厚的韵味,柔中带刚,苦
而不烈,哀而不伤。

“一家朴素的茶馆, / 面前目光朴素的你 / 皆为我喜欢”,从下文看,这应该不是初见,而是重逢。 什

么动作也没有发生,连言语都没有一句,只是这样坐着,你在面前,就足以欢喜。 颇有点类似张爱玲写

胡兰成在房中读书的情形[14] 。 这种欢喜纯粹只是出于爱,不需要别的前提。 同样因为爱,“你”的憔悴

(“胡子”“辗转的面色”)“让我忧伤”。 除了欢喜、忧伤,这一节还有一种情绪:惋惜———“我想带给你

的 / 一路已经丢失得差不多”,只剩下“窗外凋谢的春色”了。 这一节的三种情绪表面上看来像并列,细
味之下有一种逐层深入的感觉,与日常见面的情形相吻合:从刚见面的无端欢喜到细察其神色后为其

憔悴忧伤,再到想起带给对方的“馈赠”却发现已没有什么好东西而惋惜。 就这样,假借一个惯常的生

活情景,说话人婉转道出了自己的心思,将她的深情用略带愧疚的语气温柔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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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承续第一节的余绪,从回忆往事开始讲起。 一边解释“一路已经丢失得差不多”的原因,一
边借此展开话题。 自从遇见“你”,“你”就泛爱众而亲“人”,一个接一个,对“我”

 

却不加理睬;也许

“我”对“你”一见钟情,而“你”不给“我”机会,“我”坐在面前“你”却目光“朴素”不动心念,所以“我”
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按捺着心中的爱恋“一次次逃亡”。 在逃亡路上,时间毫不留情地夺去了

“我”原本要给你的很多美好的事物,所以今次重逢,徒剩那“凋谢的春色”了。 这“凋谢的春色”显然是

个比方,漫长的等待却瘦尽繁华,无言地控诉着对方的多情、滥情以及对“我”的无情。 然而,“我”并没

有放弃,甚至把对“你”的爱当作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所以一直活着”“我爱你”两句遥相呼应道出痴

情。 这一节比较麻烦的是这几句:“是为等你年暮 / 等人群散尽 / 等你灵魂的火焰变为灰烬”,“我”活着

是为了等着看“你”的笑话吗? 看“你”衰老到灵魂的火焰都化为灰烬从而对异性再也没有任何吸引

力? 这不仅与诗歌题目宣示的“爱”的含义不符,也与整首诗歌的基调相左。 并且,从下一节看,答案

也是否定的。 “等你”才是说话人“一直活着”的内容,“爱你”则是活下去的力量来源。
第三节开头两句,“我想抱着你 / 抱你在人世里被销蚀的肉体”便是前一节中“等你”三句的答案:

只有到了人群散尽,“你”那“被销蚀的肉体”才有可能轮到“我”,“我”愿意苦苦等待,只是为了“等你

暮年”时了却这一世的心愿———“我想抱着你”。 这个平淡无奇的句子读来仿佛有万钧雷霆,几乎令人

灵魂战栗。 这种战栗感不仅来自那无法消除的绝望,还来自互文的投射。 如果余秀华熟悉福克纳的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她一定会“以同怀视之”。 张爱玲曾这样描绘“爱”:“于千万

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

上了” [15] ,引得无数人折腰。 文中的遇见指的还是两情相悦,而余诗中描述的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单

恋。 相比之下,前者肯定趋之若鹜,后者令人避之不及。 然而,不得不说余诗所写才是爱的极致,也是

余秀华的高明———反其道而行之。 一般的爱情看中对方的回应,如果回应不符合期待则放弃追求,更
不必说长久无回应了。 细想起来,这种依赖于条件的爱不是本质性的而是关系性的,其牢固性和持久

性往往不足。 新文学中比较早讨论这个话题的是鲁迅,《伤逝》中涓生一再埋怨子君不如先前,导致爱

情不再生长。 这种因缘和合而生的爱太过倚重外在条件,注定不会太长久,这是其本质,更长久的通常

是诗中说话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爱恋。 那么,这种本质性的爱情究竟是

一种怎样的爱情? 从诗歌文本看,说话人口中的“你”没有任何回应和表示,甚至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表

明“你”对“我”有意。 也就是说,整场爱情只是“我”在思想在言说,“你”只是“我”所有情感的投射对

象而已。 也许这场爱情压根儿没有被“你”知晓过,“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替罪羊”,无辜地充当

了说话人的“影子情人”,担当了她关于爱情的所有幻想。 这种单向的爱一旦发生,几乎很少再依赖环

境,所以它能持久不变,更贴近爱的本质。 德语诗人 Kathinka
 

Zitz 在《Was
 

geht
 

es
 

dich
 

an》中的名句“我
爱你,与你何涉”(Wenn

 

ich
 

dich
 

liebe,
 

was
 

geht
 

es
 

dich
 

an?)庶几近之。 最神圣的爱莫过于上帝之爱

了,这是无条件的爱,惟其如此,才可能如保罗所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 [16] 。
如果以人的表现和回应为条件,上帝该是最伤心的冤大头了,人类大概早已万劫不复。

“我原谅你为了她们 / 一次次伤害我”,固然“因为我爱你”,但几十年反复无情的伤害恐怕不是常

人所能忍耐和消化的,更不是有条件的爱所能抵御的。 因此,余秀华通过单恋的形式将爱情从关系层

面提升到本质层面,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抗拒外在的伤害,更是让爱成为生命的支柱。 这不是一劳永逸

的事,而是一个不断在痛苦中淬炼提升的过程,正如诗句所展现的:“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 / 有过身心

俱裂的许多夜晚 / 但是我从未放逐过自己 / 我要我的身体和心一样干净”。 身与心、肉与灵的“干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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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自觉追求的目标,这一追求与将爱提升到本质层面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路径。 需要留

意的是,这里所谓“干净”应非道德层面的,而是指爱情的纯粹。 在这个语境中,结尾两句的意义便被

敞亮了。 “尽管这样 / 并不是为了见到你”,如果是在关系中,“我”守身如玉追求“干净”多半是为了

“你”,此处却说并非为你,可见其别有目的———为了爱本身,爱与人格合二为一,它就是目的。 从这一

顶峰性的结论回顾前面的陈述,一切变得清晰透亮:“我”原谅“你”的伤害,为“你”在滥爱中憔悴而忧

伤,也为“你”因盲目而错过我的最好年华而惋惜,但不管怎样我都会等着“你”,只要“你”坐在面前,
“我”就无端欢喜,因为“我爱你”。

从时间进程来看,这首诗包含了三种时态:依次是现在(重逢)、过去(回忆)、将来(暮年)。 诗歌行

文至“因为我爱你”基本完成叙述,最后几句起着开颜、点睛的作用。 所强调者,就是将爱从关系当中

超拔出来提升到本质的地位,如歌德的诗句“一切的一”———从万殊到本体,而它对反复伤害的涵容便

是提升到本质后展现出的效用,或可谓之“一的一切”———本体对殊相的包纳。 前文之所以说《给你》
是余秀华诗歌爱、欲书写的逻辑终点,也是这个意思。 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经历过失落的痛苦、压抑的病

态和爆发的放纵以及涅槃式顿悟后的沉潜与复归,一种即凡即圣、随任自然的恬淡自如。 它不同于认

命的无奈,而是看透后的放下和超越,有一种豁达的自在。 生活在继续,爱和欲伴随着生命的始终,但
境界已然到了“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五、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余秀华与庄子笔下的畸人有相通之处———因为残疾,她可以从庸常的社会标准及

劳作当中抽离出来,叩问乃至创造生命的意义。 通过对残疾所造成的诸多限制,尤其是集中体现生命

力的难以实现爱和欲的反复书写,她实现了与命运修好而获得自我救赎。 因此,我们在她的诗中可以

看到,她比常人更热爱生命:纵然“生活一无是处”,也要“死抓住一次活着的机会”唱歌、转动舞步;虽
然“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 / 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我只是死皮赖脸的活着》)。 她坚定地宣

布:我爱这“疼痛里的自由”(《在一个小旅馆的黄昏里》)。
余秀华这样坦陈自己的诗歌观念:“一切关于诗的表白都是多余,它是我最深切的需要。”她以自

己的写作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作为一个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被弃”的畸人,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余秀华的全部世界。 德里达认为,主体和意义都没有独立于语言表达的实在地位,而是在一个活动

的语言世界中发生、形成[17] 。 余秀华的写作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她的写作是对生命本身的打磨,是与

命运和苦难修好,关于爱、欲的作品尤其如此,真实而朴素,深入而热烈,集中地体现了她对生命思索的

完整逻辑进程。 史铁生说:“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 [18] 余秀华诗

歌对爱、欲的书写便是对这两个密码的解码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彰显主体、激发意义的存在之苦

旅,是与命运修好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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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ability
 

deeply
 

affected
 

Yu
 

Xiuhua􀆶 s
 

love
 

and
 

life.
 

Her
 

emotions
 

and
 

desires
 

were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and
 

poetry
 

became
 

the
 

only
 

way
 

to
 

convey
 

them.
 

The
 

impact
 

of
 

disability
 

on
 

her
 

is
 

not
 

only
 

at
 

the
 

life
 

level 
 

but
 

also
 

at
 

the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level.
 

By
 

examining
 

the
 

repeated
 

writing
 

of
 

love
 

and
 

desire
 

in
 

his
 

poems 
 

a
 

gradual
 

psychological
 

logic
 

can
 

be
 

reconstructed 
 

inferiority 
 

depression 
 

collapse 
 

explosion 
 

submergence
 

and
 

promotion 
 

a
 

process
 

like
 

spiral
 

rise.
 

Because
 

of
 

her
 

disability 
 

she
 

was
 

discriminated
 

and
 

humiliated 
 

unable
 

to
 

get
 

love 
 

and
 

her
 

desires
 

could
 

not
 

be
 

relieved.
 

Over
 

time 
 

the
 

frustrations
 

gradually
 

turned
 

into
 

inferiority 
 

depression
 

and
 

strong
 

self-doubt
 

and
 

self-judgment.
 

The
 

accumulation
 

of
 

these
 

negative
 

emotions
 

inevitably
 

led
 

to
 

collapse
 

and
 

outbreak 
 

so
 

it
 

was
 

shown
 

as
 

the
 

writing
 

of
 

indulgence
 

in
 

poetry 
 

which
 

was
 

the
 

way
 

to
 

seek
 

self-redemption 
 

otherwise
 

life
 

would
 

be
 

blocked
 

and
 

ruptured
 

like
 

ducts.
 

Yu
 

Xiuhua􀆶 s
 

love
 

and
 

desire
 

writing
 

did
 

not
 

stop
 

there.
 

􀆵I
 

Love
 

You 
 

shows
 

the
 

improvement
 

after
 

catharsis.
 

The
 

poem
 

promotes
 

love
 

from
 

relationship
 

to
 

essence 
 

thus
 

thoroughly
 

getting
 

rid
 

of
 

the
 

dependence
 

on
 

the
 

outside.
 

The
 

subjectivity
 

and
 

meaning
 

of
 

individual
 

being
 

are
 

fully
 

demonstrated.
 

This
 

process
 

enhanced
 

her
 

understanding
 

of
 

love
 

and
 

her
 

realm
 

of
 

life.
 

Yu
 

Xiuhua􀆶 s
 

writing
 

about
 

love
 

and
 

desire
 

is
 

not
 

only
 

an
 

arduous
 

journey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disability 
 

but
 

also
 

a
 

heavenly
 

journey
 

to
 

highlight
 

subjectivity
 

and
 

strengthen
 

the
 

meaning
 

of
 

life 
 

showing
 

her
 

purgatory-like
 

mental
 

process
 

of
 

rapprochement
 

with
 

fate.
 

Yu
 

Xiuhua􀆶 s
 

writing
 

not
 

only
 

plays
 

the
 

role
 

of
 

personal
 

redemption 
 

but
 

also
 

provides
 

exemplary
 

inspiration
 

for
 

people
 

in
 

similar
 

situations
 

and
 

enriches
 

the
 

imagination
 

and
 

expression
 

of
 

love
 

in
 

new
 

Chinese
 

literature 
 

so
 

it
 

is
 

a
 

special
 

specimen
 

with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Yu
 

Xiuhua 
 

poetry 
 

love 
 

disability 
 

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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